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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很多名字。
发掘者称它为“月光宝盒”。
读者觉得它像“烧烤架”。

“吃货”认为它神似一块大号“华
夫饼”。

考古专家为它起了“龟背形网格状
青铜器”的“学名”。但所有人都不否
认，它是三星堆7号坑的“镇坑之宝”。

七号坑的“镇坑之宝”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
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
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
1.3万件。这6个祭祀坑是在1、2号坑旁
边相继发现、发掘的3号至8号坑。

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
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
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物主
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新的编号文
物中，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
未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新实
证。其中有一件更是被誉为7号坑的

“镇坑之宝”。
一周前，这件位于7号坑的龟背

形网格状青铜器终于被成功提取。
而这件器物让见惯不惊的考古人员
都觉得很稀奇，在媒体采访时大加感
叹：“我个人的理解，这是我们发现三
星堆最特别的器物之一。”因为它的
整个构造整个形态，完全突破了考古
专业人士对三星堆的一个理解。无
论在三星堆还是在中国其他地区，同
时代都没有发现任何相似的器物，

“所以它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是独
一无二的。”

青铜和玉器的组合体

这件“镇坑之宝”的全名，叫龟背
形网格状青铜器。但说它是青铜器，
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只有外层的网
格材质是青铜的，里面却装着一块美
玉，相当于是青铜+玉器的组合。这样
的组合前所未见，充满了神秘感，仿佛
为三星堆增添了几分超越时空的魅

力，和电影《大话西游》中超越时空的
宝物“月光宝盒”功能神似。

因此，在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将
这件文物亲切地称为“盒子”。在清理
掉盒子外层的泥土后，成功提取出来
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长61厘米，宽
57厘米，分上、下两层，分别一次性浑
铸而成。在“盒子”四角，还雕刻有栩
栩如生的龙头。

凑近一看，上、下两层的青铜网格
似有错位，感觉可以掰开。再细看，发
现器物一侧似有门合页状的插销，而
另一侧则有两条铜带把两层网格“拴”
在了一起。

不过，历经3000多年，青铜网格已
被严重锈蚀，其中两角也变形残破，暂
时还无法进行开盒实验。但透过网
格，可以看见被郑重地放在了青铜“盒

子”里的，是一件珍贵的椭圆形龟背形
玉器，同样上下对称，呈现青绿色，玉
料也极为罕见。

更多秘密待未来揭示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用途。”这
件令专业人士都感到迷惑的神秘器
物，瞬间受到了巨大关注。除了“月光
宝盒”，人们还给它起了“烧烤架”和

“华夫饼”的“外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取不久后，考

古人员在外面的青铜网格和里面的玉
器上都发现有大量丝织物的残余痕
迹，这一发现有助于专家确认该器物
是否曾经被丝质物全部包裹。同时网
格中间还有类似竹编一样的构造，专
家猜测网格也许和竹编的表现形式有

一定关系。
同时，在该器物的表面有一些具有

韧性的青铜薄片。专家推测，这有可能
是加入了铜和锡一起锻造的青铜片，展
示了古蜀人精湛的技艺。另外，青铜网
格的底部还有金器附着。这些金器到
底是网格上自带的，还是7号坑里的其
他文物，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对考古专家而言，他们更寄望于
文物保护修复以后能够完整取出玉
器，寻找上面是否有刻画或者墨书等
文字信息。截至目前，还未发现三星
堆任何文字信息，如果能在“盒子”上
发现哪怕只言片语，都将是三星堆非
常重大的发现。

考古专家对此很有信心：“三星堆
人应该不会把一块普通的玉如此郑重
地放到‘盒子’里。” （本报综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四
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
古成果，除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
象牙等，考古学家还通过微痕分析等
科技手段，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找到
了丝绸。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的
丝绸经过数千年的埋藏，已经不复当
年的“颜值”，但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
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祭祀坑”中
发现了丝绸，有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
土文物上，有的“隐藏”在灰烬中。

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
掘、保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副馆长周旸告诉记者，4号“祭祀坑”

堆积着15厘米的灰烬层，通过分析检
测，在不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
素蛋白信号，这是焚烧丝绸后留下的
锦灰，这么厚的锦灰，可见古蜀国的富
庶程度。

据周旸介绍，这种在考古现场寻
找丝绸残留物的技术，其原理就是抗
原抗体反应，基于这种免疫学原理，研
究团队已经研发出一种类似于“验孕
棒”的试剂盒，能在已经泥化、灰化、炭
化、矿化的遗物中找到丝绸。正是基
于这种“于无形处寻丝踪”的微痕检测
技术，我们才比较有信心地来到三星
堆找丝绸。

“三星堆被火烧过，被掩埋过，可
能还被水浸过，留给我们的线索不

多。但我们尽最大可能，不仅在三星
堆的‘祭祀坑’里面找，而且在三星堆
的库房里面找，研究对象不仅是出土
器物，更是一堆一堆的灰烬。”周旸说。

经过“彻查”，周旸的团队在三星
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40多件器物
上均发现丝绸，品种有绢、绮、编织
物。“除了厚实的绢，还有飘逸轻薄的
绢，可以想象当年就像纱巾一样飘逸
灵动。”周旸说。

“三星堆库房里面还有大量青铜
器包块，这些青铜器包块明显被焚烧
过，在这个包块上面也找到了丝。这
是非常明显的丝绸，看得非常清楚，平
纹的致密的丝绸。我相信当时这块丝
绸是非常厚实的，并且颜色鲜亮。”周

旸说。
丝绸的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和出土文物微痕信息提取保护的成
果，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进步。
考古学家不但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
坑”里找到了丝绸，也在1986年发现的
1、2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上找到了。周
旸在2号“祭祀坑”的一件青铜器的背
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里发现了斜编
织物。这是最常见的、也是人类使用
最久的编织技艺。

周旸认为，复原当时的社会，丝绸
是不可忽视的物质存在。丝绸的发现
一定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理解古
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
宙的。

于无形处寻丝踪

三星堆里的丝绸
■ 童芳 袁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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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这是在三星堆遗址77号号““祭祀坑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唐文豪 摄摄

三星堆上新文物（上）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
是“烧烤架”“华夫饼”，还是“月光宝盒”？


